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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罪”与“心折”
——爬梳唐弢与郁达夫的“交往”过程

□宫 立

关于郁达夫相关评价的几则史料

1985年10月15日，臧克家致信唐弢，信中写道：
“昨天，看到《文摘报》上刊出你的一段谈话：为主编《现代

文学史》对郁达夫同志评价不当，自认‘罪责’，我甚感动。编
‘文学史’、评价人物，十分困难！叫人人说评得完全公允，几
乎不可能。”

那么，唐弢究竟是怎么自认“罪责”的呢？笔者暂时没找
到《文摘报》的这段话，但却注意到浙江省富阳县政协文史资
料委员会编的《富阳文史资料》第1辑刊有唐弢1985年9月在
富阳“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
发言摘要整理稿，题为《过去评价达夫 未达应有高度》，该文
不见于唐弢的各类集子，照录如下：

我今天来参加会议，主要是向达夫先生请罪来的。达夫
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在交往中，很尊敬他。
对于达夫先生这样一位作家，以往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没有达
到应有的高度。听说讨论会中，大家提出，中学教科书选他的
作品太少；大学教材，例如现代文学史对他评价也不高。在由
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对达夫先生没有颓废之
类的话，但也有不够高的毛病。作为大学教材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在编写时规定，要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要采取大家能够
接受的、已被公认的看法。凡是个人独特见解尚未得到公认
的、暂时不写进去。这个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也有副作
用，因为它摒绝了“一家言”。记得在编写时，出于客观原因，
大家对郁达夫有争议。当然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我来负，因
为我是主编。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富阳有一个郁达夫，这是富阳的光
荣；浙江有一个郁达夫，这是浙江的光荣；中国有一个郁达夫，
这是中国的光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无论中外，都这样
承认。

我第一次见到达夫先生，是一九三四年，和见到鲁迅先生
同一天，就是一月六日，在黎烈文请客的宴会上。以后有些来
往，最后一次见面在万国殡仪馆，他从福建赶到上海，参加鲁
迅先生的丧仪。

一九四六年我看到报上传说达夫先生失踪的消息，因为
有事来过富阳，曾访问了达夫的二哥郁养吾先生，向他打听达
夫是否有消息。养吾先生反过来也问我们有什么消息。因大
家对达夫先生的去向很关心。那时，只知道失踪，并无确讯，

向他的家属询问，家属也向文艺界询问，都希望能得到一点确
实的消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一）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文学创作（二）”的第二节是“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
作”，其中这样写道：

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这一点上，郁达夫显然受了卢梭、陀
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义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
影响。这种大胆暴露，一方面体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

“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
假的困难”，另一方面却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主人公的愤
激和反抗，最终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
系，再加上作品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
的严重缺点。这说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的郁达夫不仅接受
了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沾染了中
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郁达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
表示对统治势力的反抗和蔑视，这里面也有中国古代某些文
人如刘伶等的影响）。从《茫茫夜》以后，作家有意识地去写性
变态心理，这使《沉沦》中所出现的消极成分一度有了发展，以
至后来写出了像《迷羊》（一九二七年） 那样绝少积极意义的
作品……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郁达夫避居杭州，过
着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这就有了《迟桂花》《迟暮》《瓢儿和
尚》等短篇的问世。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值得称道之处，
如人物形象比较清晰，文笔也能给人以舒徐清澈之感，但它们
对那种远离斗争的隐士式的生活却表示赞美和肯定，用很多
笔墨去渲染乡居生活的所谓安逸和恬静，在思想上正好代表
了作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种种倾向……他始终仰慕光明，
但并没有勇气真正参加革命；他不断地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
失望，甚至颓唐。这正代表了那些要求进步但未能与工农群众
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但他缺少
投身于革命的激流，站到时代最前列的勇气，思想水平大体上
停留在“五四”阶段，这又是他的短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一个同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对革命、对人生的态度全部诚
恳地反映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杰出的价值，
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从摘录的这些片段，就可以证明唐弢所言，“在由我主编
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对达夫先生没有颓废之类的话，
但也有不够高的毛病”，实则不虚。

关于和郁达夫第一次见面的细节，唐弢在《记郁达夫》中
讲述得非常生动具体，笔者不再赘述。不过，文中有一段谈了
他早年对郁达夫作品的喜好，颇为有趣，值得一录：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
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
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处处》，一
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

“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
我十分心折……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

关于拜访郁达夫的二哥养吾先生一事，唐弢1946年6月
10日写有《在富阳——访郁达夫故居》，详细地记录了细节。
当时唐弢和柯灵、太平洋旅行社的社长张邦铎一行三人拜访
了养吾先生。“他是一个矮矮的老人，蓄须，挂眼镜；清癯的面
貌加上轻快的脚步，和达夫先生一模一样。他问起达夫先生

的消息，同时也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消息。一个月前从上海
转到星嘉坡朋友的来信，依然毫无影踪，他叹息说：‘恐怕是凶
多吉少了！’他的声音里蕴藏着手足的悲痛，一个感情的网落
下来，我们大家都沉默了”，“我们希望郁先生没有成为‘古
人’，早早归来，让朋友们卸下这一肩友情的重压”。可惜郁达
夫早在1945年9月17日就已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唐弢的期
待“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唐弢藏书中的郁达夫

2010年8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唐弢藏书·图书
总录》公布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所藏24293册图书（期
刊除外）的目录。翻检多达602页的藏书目录，从中检索得出
关于郁达夫的书近70种，具体统计如下：

《沉沦》（泰东图书局1921年10月初版、1926年10月第8版）
《茑萝集》（泰东书局1923年1月初版、1926年7月第3版、

1929年1月第5版、1930年6月第6版）
《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6年6月初版）
《小说论》（光华书局1926年1月初版）
毛边本《奇零集》（开明书店 1928 年 3 月初版、北新书局

1933年3月第6版）
毛边本《敝帚集》（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1928年10月再版）
毛边本《达夫代表作》（春野书店1928年1月第2版、1928

年3月初版）
毛边本《寒灰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初版）
毛边本《鸡肋集》（创造社出版部 1927 年 10 月版初版、

1928年4月2版、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7版）
毛边本《日记九种》（北新书局1927年9月初版、1928年4

月第3版）
毛边本《迷羊》（北新书局1928年1月初版、1928年9月第3版）
毛边本《恋爱之花》（开明书店1928年初版）

《在寒风里》（世界文艺书社1929年6月初版）
《过去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2月第4版）
毛边本《过去集》（北新书店1931年7月第7版）

《她是一个弱女子》（湖风书局1932年4月初版、现代书局
1932年12月初版）

《创作经验谈》（郁达夫等著，光华书局1933年8月初版）
《达夫自选集》（天马书店1933年9月第2版）
《几个伟大的作家》（屠格涅夫著，郁达夫译，中华书局

1934年3月初版）
《屐痕处处》（现代书局1934年6月初版）
《迟暮》（生活书店1934年9月初版）
《达夫所译短篇集》（生活书店1935年5月初版）
《迷羊》（北新书局1935年8月第10版）
《达夫游记》（文学创造社1936年3月初版）
《达夫散文集》（北新书局1936年4月初版）
《闲书》（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5月初版精装本）
《郁达夫文集》（梁季千编，国风书店1941年初版）
《达夫日记集》（北新书局1947年6月第2版）
《郁达夫游记》（上海杂志公司1948年11月初版）
《达夫诗词集》（郑子瑜编，宇宙风社1948年6月初版）
《郁达夫诗词抄》（1946年，上下两册，线装影印）

《南洋散文集》（郁达夫等著，求实出版社1951年6月第2版）
《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初版）
《郁达夫研究综论》（张恩和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

月初版）
《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
《郁达夫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郁达夫外传》（孙百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4 月

版）
《郁达夫游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王自立、陈子善编，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2年12月版）
《郁达夫抗战文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郁达夫小说欣赏》（张恩和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月版）
《郁达夫评传》（曾华鹏、范伯群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11月版）
《郁达夫研究资料》下（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

1985年8月版）
《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初版）
《郁达夫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版）
《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版）
《郁达夫传》（郁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郁达夫传记两种》（小田岳夫，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6

月版）
《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
《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1

月至1984年5月出版）
《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
唐弢的这些藏书中，既有郁达夫的创作，又有郁达夫的翻

译，还有关于郁达夫的传记、研究专著、研究资料等，琳琅满
目。同一种书，不止一个版本。光边本有，毛边本也有。最难
得的是，有不少书并非常见，版本非常珍贵。可谓郁达夫文献
的集大成。试问，有哪个收藏家或者郁达夫研究专家，能比唐
弢的这些藏书还丰富？笔者期待有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能
将唐弢所藏的有关郁达夫的这些书，汇集在一起，做一个郁达
夫的专题展览。参观的读者，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郁达夫文
献的多样，又可以领略唐弢藏书的丰富。

唐弢不但藏书多，并且对郁达夫的作品非常熟悉。所以
他看到赵景深1949年编的《达夫全集》校样后，“曾经细心地
替我补了不少篇目，都是散见在《北斗》《文学》《太白》《宇宙
风》等刊上的作品。计有《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忏语独
白》《新年试笔》《怀鲁迅》《两浙漫游后记》《雪夜》《徒然草选
译》《闽游滴沥》《北平的四季》《日本的文化生活》《从鹿囿传来
的消息》《福州的西湖》《小品文杂感》《回忆鲁迅》等篇。”此外，
关于郁达夫，唐弢1947年还在《时与文》周刊“艺文志”栏写过
书话。由此，大概可以勾勒出作为文学史家和藏书家的唐弢
与作为作家的郁达夫之间的“交往”过程。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1981年4月14日唐弢连续写就《侧面——纪念茅盾先
生》《一件小事》《“待”“旦”解》回顾了自己与茅盾1936年以
来的交往情景，作为对茅盾逝世的纪念。两位大家有着半个
世纪的交往。笔者查询了《茅盾全集·书信集》，发现收录的一
千多封书信中竟没有一份写给唐弢的，而查阅《唐弢文集·
书信卷》，收录有一封唐弢写给茅盾的信，时间落款为1975
年1月2日，大致内容为接到了茅盾推荐的宋某的关于旧诗
的解释的回应。书信往往是双向交流的，当时很多书信因为
各种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两人的交往似乎在此中断，相应
的历史细节也被淹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为此，笔者翻阅了
茅盾日记，发现在日记中记录了诸多与唐弢的交往往事，希
望以此为切入点，再现两位大家交往的故事。

关于《影梅庵忆语》一书的借阅往来

从1963年2月开始，茅盾日记中开始频繁出现有关唐弢
的记录。

2月16日：阅报，写信给唐弢请代借有关《红楼梦》考证诸
书。这些书大部分从前看过，但今天一些印象也没有了；

2月19日：九时半，唐弢来（托他借有关《红楼梦》的书籍，
他把自己所藏亲自送了来）。十时许辞去；

3月4日：今日又从唐弢处借来《影梅庵忆语》及景梅九之
《红楼梦真谛》。二书一为文学研究所藏，一为北京图书馆藏。
晚阅书至九时，服药二枚如例，然而直至十二时许始有睡意，
约半小时后入睡；

3月17日：十一时半，全家到四川饭店午餐，同时并约请
罗髫渔夫妇及唐弢夫妇。盖本月六日为小钢十岁（整十岁）生
日，而该时我适生病，故于今日补请她也；

5月26日：前借唐弢之书，已经用完，包装后拟于明日亲
自送去；

5月28日：八时送书还唐弢，并谈了一小时辞出。
由此可见，在三个月内，两位大家以包括《影梅庵忆语》

在内的红楼梦主题书籍借阅为契机写了一封信，见了两次
面，还在四川饭店补办小钢10岁生日宴，邀请了罗髫渔夫妇
及唐弢夫妇，可见双方关系之情近。

从1954年10月开始，广大的红学研究者运用阶级分析
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1963年，为
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相关活动，作为文化部部长的茅盾
先生接受了发言任务，为此从2月开始借阅《红楼梦》有关图
书，而他最先想到的借书对象就是大藏书家唐弢。

借到相关图书后，茅盾先生仔细地进行了阅读与研究，在
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作札记。中午小睡一小时。下午

处理杂公事，作札
记，晚续作札记完
（按此项札记系自一
八一八年至一九二
六年有关《红楼梦》
之评注解释、索隐等
书之简明提要）。”

茅盾先生阅读
了大量《红楼梦》的
资料、研究著述及
有关史料，抄、写了
6 万多字的读书笔
记，并完成了论文
《关于曹雪芹——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
百周年》发表在了
1963年 12月的《文
艺报》上。唐弢的藏
书成为了这一段红
学研究历史的重要
见证。

关于朱南铣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
么？》的书信交流

1963年6月之后，茅盾日记中记录了关于红学家朱南铣
一篇文章的事情。茅盾在6月5日完成了关于曹雪芹报告草稿
的修改及补加附注两条，他致信张僖，请其即付打印，并提到
只有四位专家提了意见，四位专家是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
朱南铣，请张僖帮忙催一催未提意见者尽快提出来。现将7月
19日到8月17日之间的日记摘录如下。

7月19日：上午阅报、《参资》，处理杂公事，中午小睡一小
时，下午处理杂公事，阅朱南铣送来《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
么？》一文，此为驳聂石樵者；聂于六二年六月十七日《光明》副
刊《文学遗产》《林四娘的艺术处理》一文中曾谓林四娘抗清而
死，曹雪芹于《红楼梦》中写老学士闲徵姽婳词半回中肯定林，
足征曹有民族思想云云。朱稿于同年八月写成，投给“文遗”编
辑部，但“文遗”编辑旋以文长（其实不过五、六千字）为辞，谓
拟刊于《文学遗产增刊》云云。半年后（六三年二月十九日）

“文遗”编辑部又书面通知已将此文编进将要付排之《增刊》
第十四辑，并请朱核对其文中之引文，朱当即如命办理。但今
年五月又接信谓改编入第十五辑，并已付排，三个月内可出

书。但七月中又接信则谓《增刊》决停，原稿退还云云。此事前
后经过一年，在此期间，《文学遗产》出过四十多期，文长在
五、六千字者甚多，何以朱稿推三挨四，终于退还？朱因此甚
为不满，将稿寄我，要求公平对待百家争鸣云云。查“文遗”登
刊聂文，确是冒失，而后又护短，不肯在“文遗”上刊出驳聂之
朱稿，终于退稿，无怪朱愤愤不平也。拟将此稿转交唐弢，看

《文学评论》上能发表否？晚阅书至九时，服药二枚如例，于十
时半入睡。

8月1日：复唐弢信（唐信盖为朱南铣稿子而复我上月十
九日之信也）。唐信谓《文学评论》非文史性质之刊物，不能刊
用朱稿，拟介绍于其它刊物，然亦不能必其刊登，拟请我先询
朱意，并请其谅解云云。又给朱南铣信，并附唐信供其参考。

8月3日：复朱南铣昨日来信，又给唐弢一信，仍然为朱稿
刊登问题。

8月17日：八时半唐弢来谈半小时。
由此可见，茅盾收到了朱南铣的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战死

的么？》与书信，在信中朱南铣向茅盾先生说明了文章在发表
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表达了不满，“朱
因此甚为不满，将稿寄我，要求公平对待百家争鸣云云”。

为此，茅盾第一时间想到了在《文学评论》担任编辑的唐
弢，并致信唐弢附上了朱南铣的文章，很快唐弢回信表达了

“《文学评论》非文史性质之刊物，不能刊用朱稿”的意见，为此

茅盾就此文章的问题分别致信朱南铣与唐弢，后来“唐弢来谈
半小时”，想必也是为了此事。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收藏

1964年底，茅盾卸任文化部长，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
于年岁渐长与眼疾的加重，文章几乎搁笔，日记也越来越少，
唯有1967年的两处提及了唐弢：

7月12日：他们仍在搜集关于左联的材料，我将过去（解
放后，据说是文学研究所唐弢所搜集整理）收到的一份油印材
料给了他们。

8月18日：十时许，有文化部联络站之杨家声、刘庆福两同
志来访，找唐弢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稿，及周扬内
部讲话打印稿。关于唐稿，我记得两个月前清理积存文件时看
过，但误记为小开本铅印者，故当时只从此方面找，却找不到。

从记录中可以看到，茅盾两次提及唐弢编纂的作品，一本
是关于左联的材料，另一本是唐弢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
材讨论稿，可见后者一直为茅盾所收藏。

本文从茅盾与唐弢交往情景的发掘，试图发现一种作为
现象的友情轨迹，它折射着作家的文化心态，也反映了现代中
国文化、文学与学术的诸多症候。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唐弢与茅盾往事钩沉
□姚 明

1963年7月19日茅盾日记手稿第3页，内文有“拟将此稿转交唐弢”


